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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库 尔 德 工 人 党

的 / 欧 洲 化 0
) ) ) 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刘 作 奎

  内容提要  进入 21世纪, 海外库尔德工人党在欧盟的制度结构影响下, 从暴力活动群

体转型到和平的社会运动。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治理机制是库工党转型的原因, 并且使该

党成功地将自己的诉求传达到欧盟的决策层面。欧盟的制度结构包括: 欧盟成员国层面的制

度和规章、欧盟层面的制度, 以及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面的制度互动。而土耳其的入盟要求

又促使海外库工党成功地通过欧盟向土耳其施压。欧盟的治理模式是由市民社会、利益集

团、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等各个行为体的复杂互动来实现的, 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为

海外库工党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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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许多国

家的民族和宗教状况出现了新特点, 面临着一系

列新挑战。最主要表现之一是那些在国内用暴力

或其他方式寻求独立的种族和宗教团体, 流亡到

欧洲, 经过转型后, 向国内政治体发起了强有力

的挑战。由于当事国与欧盟在经贸、政治等层面

上存在着彼此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机制, 因此,

这些流亡群体经过欧盟制度环境的作用成功融入

欧盟, 以欧盟和当事国的矛盾为杠杆, 配合国内

外的民族和宗教群体, 向国内政府发起强有力的

挑战, 这样就使当事国对流亡群体的 /不对称

性 0 战斗转化成当事国同流亡群体和欧盟的联

合阵营之间的 /强强对话 0。由于欧盟的政治和

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有巨大影响力, 因此, 对当

事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压力。

相关运行机制见下图:

  这里需要探讨流亡群体在欧盟的制度结构影

响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本文中笔者选择流

亡到欧洲的库尔德工人党 (下称 /库工党 0 ) 的

欧洲化转型这一个案来进行分析。库工党在进入

欧洲尤其是欧盟后, 由暴力群体变成了一支具有

很大影响力的欧盟院外压力集团, 并使自己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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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功上升为欧盟的决策层面, 进而向本土的土

耳其政府发起挑战。这种明显的变化值得探究,

而且土耳其政府跨境伊拉克打击库工党引起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库工党问题缘何会成为如此重

大的国际问题, 解读上述问题对于了解国际相关

时事政治也很有价值。¹

海 外 库 工 党

在 欧 洲 最 初 的 活 动

  库工党是 20世纪 7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的一

个政党。1974年, 一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秘密

成立 /库尔德社会主义党 0 ( Socia list Party o f

Turkish Kurdistar) , 此后各种库尔德民族主义政

党和组织在土耳其纷纷成立, 库工党便是其中之

一。该党的活动也始于 1974年, 1979年正式建

党。它主张使用暴力, 并认为, /斗争的最可靠

手段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上的 0º, 因此,

该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开展长期的 /人民战

争 0, 无情地砸碎政府代理人和秘密警察网络,

组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

库工党的出现和采取暴力政策主要源于它认

为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压制政策, 由此引

发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政府之间的尖锐对抗。

1983年 5月, 库工党正式掀起暴力反对政府活

动。自 1990年起, 库工党游击队与政府军的对

抗日趋激烈。但是在土耳其强有力的打击下, 到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该党的暴力活动转入低

潮, 其残余武装撤出土耳其, 一部分人除在伊拉

克、伊朗等维持力量外, 大部分流亡到欧洲、加

拿大和美国等地, 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继续对土耳

其政府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库工党在德国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是, 在德国境内居住着大量库尔德人, 并形成了

稳定的社区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饱受

战争破坏的德国急需重建。由于德国大量青壮年

劳力死于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仅靠正

常的人口出生率无法满足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1961年, 德国开始大规模从外国征募劳工, 此后

15年土耳其人在德国不断增加。据 1979年德国联

邦统计局报告称, 有 12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

到 1981年, 这项数目继而增长到 150万人。¼ 欧

洲的库尔德人研究专家杰拉尔德 #查理安估计,

其中库尔德人占这些土耳其人的 20%。½ 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 库尔德人逐渐成为德国颇有影响力

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德国安全机构调查后认为,

在德国所有库尔德人组织中, 库工党的影响力最

大, 海外库尔德人参加到该组织人数也最多。¾

它成功地团结库尔德海外聚居者, 成为海外库尔

德人抵抗土耳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

海外库工党在欧洲继续从事暴力活动以对抗

土耳其政府, 标志性事件是 1999年 2月 17日库

工党领袖奥贾兰在肯尼亚被捕后, 数百名库尔德

人抗议者冲进以色列在柏林的总领事馆。德国警

察逮捕 1 000多名库尔德人抗议者。在西欧国

家, 类似暴力场景在数日内多次出现, 库尔德人

攻击了肯尼亚在德、英、法、比利时、荷兰、奥

地利、丹麦、瑞典、意大利大使馆和领事馆, 并

在德国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逮捕奥贾兰引发的暴

力事件震惊了德国和欧洲社会, 使它们对库工党

的暴力性认识深刻。此后, 海外库工党在欧洲策

划多起暴力事件, 以反对支持土耳其政府等。

库 工 党 在 欧 洲

斗 争 策 略 的 改 变

  值得注意的是, 在海外库工党融入欧洲社会

#34#

 西亚非洲  2009年第 8期

¹

º

»

¼

½

¾

¿

本文探讨的是流亡到欧洲的库工党的活动, 而不是土

耳其国内库工党的活动。国内 (也包括伊拉克 ) 的库工党仍然

采取血腥暴力活动, 而在海外则转向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来获取

支持, 从两者的比较来查看欧盟制度结构对集体运动和社会运

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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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 它的活动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即从暴

力活动群体转向 /和平性0 和 /非暴力性 0 的
反政府群体。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 2000年

1月 12日, 海外库工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

声明, 首次指出海外流亡群体的政策开始转变,

支持民事抗议活动而不再继续从事暴力活动。同

年, 库工党提出了未来活动的章程, 在其第五条

中, 它强调以 /有效和持续的战斗0 来追求两

个主要目标, 自由与和平地解决库尔德人问

题。¹ 在第八条中, 它又表示将自己转变成一个

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治组织, 并在欧洲建

立政治动员办公室来对土耳其政府施加更大的压

力。º 此后, 海外库工党陆续通过各种场合进一

步表达自己的立场: ( 1) 放弃武力解决库尔德

人独立问题, 政治诉求手段 /和平化 0, 广泛采

用示威游行、静坐、和平请愿、谈判、罢工、阻

断交通等手段; ( 2 ) 放弃寻求民族独立, 转而

要求土耳其政府进行体制变革, 以改善库尔德人

的地位。也就是说, 在欧洲, 库尔德人用常规政

治»取代激进政治, 组建库尔德人利益集团来发

出自己的声音, 以此影响土耳其政府。

从上述变化也可见, 海外库工党将活动目标

直指公众, 而不是政府。该党成员在欧洲的社

区、银行、车站、码头举行各种集会和抗议活

动, 比如经常在柏林和法兰克福, 在交通运输的

高峰阶段, 通过游行阻断交通, 导致居民不断对

政府发出抱怨。这种做法对欧洲政府的影响要比

其他方面更为广泛和深远。社会 /公共部门 0

是欧洲国家行使权力的主要领域, 欧洲国家政府

是典型意义上的社会政府。¼ 它承担的主要职能

就是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以保证全社会公民的

基础性生活条件, 并以各种手段保障公民的生活

质量。如果公民利益受到侵犯, 将直接影响到政

党乃至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策略。

伴随着和平抵抗运动的展开, 库工党开始广

泛使用各种辅助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并吸引

更多的欧洲社会群体关注库工党的事业。它通过

传媒等渠道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库尔德人问题。比

如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展示库尔德人被土耳其士兵

屠杀和虐待的照片与视频图像, 并将这些内容放

到网络上展示。他们还在柏林和巴黎开设了电视

片生产办公室, 并租用布鲁塞尔的卫星向库尔德

人和全球观众播放相关内容。库工党通过向欧洲

社会传送这种视觉和声音符号, 使自己的民族诉

求有效地在欧洲公众中产生影响。

库工党的这种宣传首先吸引了人权、环境组

织、一些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 尤其是欧洲

许多国家绿党的关注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欧洲左翼政党作为力主革新的力量在政治舞

台上逐渐活跃起来。与传统的右翼和中右翼政党

不同, 左翼政党能够对世界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表

现出很大的反思性和革新动力。 2000年 2月,

土耳其准军事组织逮捕了人民民主党党员, 对

16名涉嫌支持库工党的库尔德领导人判处 4年

监禁。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土耳其政府的行为, 来

自欧洲左派的人士发出的声音最为强烈, 而绿党

对库工党的支持最有力。许多绿党党员通过欧洲

议会发出呼吁, 设定议事日程等办法, 向欧盟委

员会和部长理事会施加影响, 比如达伦#约翰逊

( Darren Johnson) ½、米歇尔 # 鲍里斯 (M ischa

Borris) ¾、简#兰伯特 ( Jean Lambert)¿ 等, 他

们成功地将库工党的诉求传到欧盟决策层面, 让

整个大欧盟关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

库工党还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来影响土耳其政

府对库尔德人的政策, 而土耳其准备申请加入欧

盟又给库工党提供了机会。库工党通过院外活动

集团和个人的游说, 将库尔德人权问题列入了入

盟协商的议题。意大利学者纳塔利 #拓奇认为,

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具体关注是受到在欧洲

流亡的库尔德人的影响。他们激活库尔德人问

题, 并将之置于欧盟议事日程当中。À 自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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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的 5年内, 欧盟委员会对入盟申请国进行

评估时, 一再拒绝土耳其的入盟要求。欧盟解释

土耳其被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在民主化领域没有进

展, 国家无力提高糟糕的人权纪录。近年来, 欧

盟发布的大量报告认为 /对土耳其和欧盟来说,

最突出的问题应该是承认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文化

权利。0¹ 2005年 10月 3日, 欧盟正式启动了与

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但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的指

责让土耳其再度 /骑虎难下0。欧洲库尔德人权
项目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旨在通过土耳其入

盟促进其解决库尔德人问题 ) 执行主席克利

姆 #伊尔迪兹 ( Kerim Y ild iz) 对欧盟开启与土

耳其的入盟谈判表示反对, 并指出, 如果欧盟决

定谈判, 就要对土耳其民主和人权的进展做出真

实评估。他还指出, 目前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

的让步只是停留在纸面的、象征性的, 甚至是采

取虚假措施, 而且土耳其所有官方所声明的要改

进库尔德人地位的诺言都没有具体落实。º

欧盟与土耳其在入盟协商中逐渐因库尔德人

问题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博弈机制, 即欧盟东扩中

所惯用的条件限制 ) ) ) 服从模式。» 欧盟容许土

耳其提出入盟申请, 但要达到入盟标准就必须付

出努力, 按照欧盟提出的条件进行改革, 其中就

包括彻底改善土耳其国内的人权状况, 提高土耳

其库尔德人的地位和权益。这就使库尔德人问题

从内政到外交上都成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衡量的

重大问题。

欧 盟 的 制 度 结 构

决 定 了 库 工 党 政 策 转 型

  那么库工党在欧洲为什么会发生上述政策的

转型呢? 笔者认为, 这种变化是欧盟制度结构影

响的结果。欧盟的制度结构包括: 欧盟成员国层

面的制度和规章、欧盟层面的制度, 以及成员国

和欧盟两个层面的制度互动。欧盟的制度结构表

现为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素, 潜移默化地影响海

外库工党的政策和行动偏好, 并最终发生转变。

这种变化正如新制度主义所认为的, 制度是影响

行为体决策的决定因素, 不同制度结构对行为体

的决策会产生不同影响。¼

从欧盟成员国层面看, 德国对库工党的影响

最大。德国对法律、规制的尊重和执行力促使库

工党不得不放弃暴力手段。学者卞谦认为, 德意

志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规则和契约的民族, /用

-法则 . 代替上帝, 这正是德国古典哲学体系造

成的结果, 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土壤

之中。0½ 在这个民族的文化脊髓中, 深深地嵌

入了以制度和规则为标准的精神, 因此, 德国也

被称为规制性国家。这种规制体现在一切以既定

的规则和法条为准则, 把所有的规则和规定都技

术化和细化了, 以便增强法律执行的透明度和可

操作性, 由此也增强了法律执行的强制力。

20世纪 90年代初, 库工党在欧洲制造数次

骚乱, 德国政府于 1993年正式宣布库工党为非

法组织, 禁止其活动。在德国社会福利国家体系

中, 决不容许出现这种用暴力破坏社会正常生态

的组织活动。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让土耳其解

决自己的 /内部问题 0。科尔政府就一直把库工
党在德国的行动视为调控不力的土耳其反恐行动

所造成的溢出效应。 1996~ 1998年, 科尔政府

坚决起诉有暴力活动的库工党领导人, 并强硬地

将他们驱逐出境。在德国, 对库尔德人的境遇不

乏同情者, 但是法律体系决定了库工党的要求无

法在德国国家层面上获得合法性。德国政府的强

硬政策迫使库工党别无选择地减少暴力活动。

1999年, 德国总理施罗德说: /那些居住在德国

的库尔德人如果遵守法律和秩序, 那么我们非常

欢迎, 而如果违法则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我们不

能忍受他们在德国街头制造冲突。0¾ 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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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政府仍把库工党视为非法组织, 允许库尔

德人游行, 但不准打库工党的旗帜, 不准制造骚

乱, 否则会逮捕其成员。由于德国政府的政策具

有很强的执行力, 严格地将海外库尔德人运动限

定在法律和规制许可的范围内, 迫使库工党必须

转型。

库工党的和平转型同样受到整个欧洲社会制

度背景的影响。欧洲社会对暴力性群体运动具有

很强的排斥性, 而对和平的社会运动则有很强的

制度化能力。欧洲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在发展的早

期阶段也会采取暴力手段,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在这些组织内日益呈现出和平化的特点。这是欧

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最显著的社

会变化之一。这其中贯穿了人们对战争厌恶的和

平主义思潮, 也有各国和政府经历一定的政治动

荡后获得稳定, 政府、议会体制不断得以完善,

因此, 更加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表达诉求。与此同

时, 欧洲社会通过大量的实践也发现, 当大多数

社会运动被制度化之后, 社会运动的总量大大增

加, 但对社会的破坏力越来越小, 对政体本身的

冲击力越来越弱。¹ 因此,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一

系列制度、规则和措施, 只允许制度范围内许可

的带有和平性质的运动, 而坚决抵制那些暴力活

动。实际上, 欧洲社会有罢工、静坐、请愿、游

说和集会的传统, 社会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娴熟

地运用这些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 因此, 有些学

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 /社会运动社会 0º。这
种欧洲独特的获取合法性的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

传统的通过武力和血腥方式比如说革命来获得利

益。» 库工党运动的和平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整个欧洲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时, 该党以和

平手段获得欧洲社会更多的认同, 其影响力日益

扩大。

从成员国和欧盟层面的制度互动来看, 库工

党充分利用绿色政治, 巧妙实现成员国和欧盟在

库尔德人问题上的互动, 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机

会。绿党在欧洲政治中的兴起最终让库工党找到

了帮手。绿色政治家们追求和谐, 亲近自然, 反

对经济过度发展和扩展, 寻求安稳、平静的生

活。注重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 追求生活的意义

和质量, 以及享受更多的闲暇, 是绿党所倡导

的。¼ 绿色政治家们也反对任何暴力, 他们受到

列夫#托尔斯泰、莫 #卡 #甘地 (托尔斯泰的

信徒 )、马丁 #路德#金 (托尔斯泰和甘地的信

徒 ) 等几代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影响, 提倡一

种非暴力抵抗的行动方式。在这当中, 德国绿党

成为各种绿色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坚决执行者, 它

强调社会公正, 主张保护所有遭到排斥的弱者,

包括妇女、老人、移民、同性恋者、少数民族

等, 反对主流政治和文化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压

制, 对女权运动、社会主义 (尤其是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 等要有更多的包容性。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 库尔德人以弱势群体的姿态追

求民族平等, 博得很大的生存空间, 其思想和原

则为欧洲绿党尤其是德国绿党所接受, 逐渐扩大

了影响。在成员国绿党和欧盟绿党党团成员的密

切配合下, 库工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些活跃

在欧盟的绿党党团成员不断因为土耳其的库尔德

人问题向欧盟施压, 使欧盟不得不做出决策, 迫

使土耳其改变政策。

欧 盟 独 特 治 理 结 构 为 海 外

库 工 党 的 政 治 诉 求 提 供 机 会

  欧盟的治理模式是由市民社会、利益集团、

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政府等各个行为体的复杂互

动来实现的。在其中, 市民社会在治理结构中具

有独特地位。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是沿着两极运

作的 ) ) ) 市场和政府, 但欧盟政治却是在 3个节

点间运作 ) ) ) 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 后者是介

于市场和政府间的领域。欧盟目前承认市民社会

为欧盟治理的 /第三元素 0, 认为它能够提供

/国家、市场和公民之间的调解功能 0。½ 对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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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学者威廉 # 康豪瑟在

5大众社会政治6 一书中作了阐发, 他把市民社

会看做一个中层组织, 具有缓释精英与民众之间

对立矛盾的作用。¹ 事实上, 欧盟也正是看到了

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 而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

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度, 并试图通过提升市民社

会的地位而把新的参与式民主带入到欧盟的治理

进程当中。

市民社会的贴近草根性为库工党的诉求传达

到欧盟提供了平台。在成员国政府层面库工党的

要求不被接受的情况下, 市民社会成为传达下层

声音, 将库尔德人问题搬到欧盟桌面上的推动者

和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 在德国规制的约束

下, 库尔德人无法获得更多的机会, 而欧盟的市

民社会则在德国的规制外提供了机会。美国著名

学者里夫金对于这种机会是这样分析的: /欧盟
并没有成为一个超级国家, 也没有成为代表开明

的国家利益的机制, 而是变成了第三种形式。它

成为一个话题杂多的论坛, 其功能是调解各种关

系, 帮助协调诸多参与者的活动, 民族国家只是

参与者之一。欧盟的首要角色变成了管弦乐式

的。它方便了各种啮合的网络走到一起, 这些网

络包括民族国家, 但也向外、内延伸, 大到跨国

组织, 小到市级、地区政府和民间组织。0º 在

如此复杂的网络治理条件下, 利益集团和市民社

会组织的游说与公关活动大行其道, 遍布于欧盟

机构的各个角落, 在营造一种民主氛围的同时,

决策过程中的 /公关性0 色彩异常浓厚。

库工党理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的关系 ) ) ) 库

尔德人问题既不可能直接让欧盟层面的决策者来

解决 (因为欧盟是高度官僚化的机构, 普通民

众难以接触那里的官员 ), 也不可能获得欧盟内

国家对库尔德人问题合法性的承认, 而是通过两

者的结合, 巧妙地运用各种游说手段来传递出自

己的声音。它充分抓住了人权组织 (绿党支持 )

和绿色市民社会组织对库尔德人诉求的支持。这

些代表经常受邀参加欧盟的会议, 向各委员会官

员提供报告, 介绍和宣传库尔德人的政治与文

化, 并有机会让常驻布鲁塞尔的专家小组和低级

别官员乃至常设代表会讨论这一问题, 尽快提上

欧盟委员会的议事日程, 以求得它的支持。与此

同时, 由于库尔德人的行动越来越吸引欧洲社会

的注意, 那些想进入欧盟框架内的新左派, 尤其

是绿党代表, 也希望通过借助库尔德人话题来获

得选票, 进而获得进入欧洲议会成为议员的机

会。» 事实上, 也确实有土耳其 -德国、库尔德

人 -德国和希腊 -德国的种族背景、公开批评土

耳其对库尔德人少数民族政策的代表, 借此

获得大量选票而进入欧洲议会成为议员。他们

又在欧洲议会层面上强化对土耳其库尔德人

问题的立场, 引起整个欧盟的关注, 逐渐上升到

其议事日程当中, 最终造成库尔德人问题的

/欧洲化0。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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